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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的阿勒泰》凭借其散文诗般的叙事风格和精致的视听语言，展现了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女性们

鲜活的生命力、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求真求善的美好追求。这部改编自女作家散文集，由女导演创作执

导，展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情、爱情、亲情的作品，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为边疆地

区更好地挖掘本土故事，通过影视作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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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ts prose poetic narrative style and exquisite audio-visual language, “To The Wonder” shows 
the vivid vitality, 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beautiful pursuit of truth and good of women living in 
Altay, Xinjiang. Adap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a female writer and created and directed by 
a female director, this work shows the friendship, love and affection between Han and minority eth-
nic groups, promotes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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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order areas to better explore local stories and cast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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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一场关于“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讨论令“共同体美学”这一新名词在思想碰撞的对话中

热烈登场。自此以后，“共同体美学”经过多年的不断革新和丰富发展成为一种方法和理论。其应用于

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分析中，主要表现为对作品“共同体叙事”的分析，尤其注重叙事对民族“共同

体”的建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共同体”并非是“同一”和“唯一”的，而是背靠中国传

统文化，强调“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在饶曙光等学者对“共同体美学”进行再讨论和再辨析后，

其结合“共同体美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历程，对“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核心和关键价值进一步总结为

“对话、开放、包容、实践性、融通性、共同点”五个关键词[1]。 
2024 年 5 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爱奇艺出品，滕丛丛、彭奕宁编剧，滕丛丛执导，马伊琍、周

依然、于适领衔主演，黄晓娟、阿力木江·吐鲁逊拜克、阿丽玛、海拉提·哈木主演，蒋奇明、闫佩伦特

别出演的当代民族剧《我的阿勒泰》精彩上映。该剧改编自李娟的同名散文集，讲述了生长在阿勒泰的

汉族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想却屡屡碰壁，被迫回到老家与开小卖部的母亲相依为命，最终渐

渐发现生活之美并爱上牧区生活的故事。 
该剧以表现女性形象为主，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情、爱情与亲情的感情线纳入少数民族影视

叙事中来，借由宏大且壮观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多民族交流交融、团结互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

面，为边疆地区更好地挖掘本土故事，通过影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 

2. 共情叙事下的女性情感书写 

电影作为当代最具感染力和流通性的艺术门类，其营造人类共情能力是其他媒介难以比拟的，也是

最能发挥民族文化象征交换功用的载体[2]。在学理层面，“电影与观众是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并且通

过良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3]。《我的阿勒泰》以满足观众情感共鸣及视觉享受双重需求

为核心，将女性的整体命运微缩至个体角色之中，通过友情、爱情及亲情三种情感关系对新思想与传统

思维作对比，引发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高度共鸣与共情，实现了“创作者–作品–受众”这一共同体的

建构[4]。 
(一) 友情关系 
在友情关系中，以李文秀为主线串联起了哈萨克族女性库兰与托肯。起初，李文秀与托肯慌乱的相

识于“账本事件”。后来，在转场到夏牧场的路途中李文秀为了托肯的幸福不惜得罪苏力坦，“大胆开

麦”为她争取婚姻自由。因此，到了那仁牧场后托肯主动来帮助文秀家做家务，两人终于变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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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兰一家抵达那仁牧场的时候，文秀又热情的拿出自家的馕和热茶给他们缓解舟车劳顿之乏，自此三

个女孩子结下了美好的友谊。单纯而美好的友谊治愈了文秀，她在生机盎然的草原上如重获新生般治愈

了从城市里受到的伤，在迷失后借由朋友们淳朴的情感找回了自我。 
(二) 爱情关系 
在表达爱情上，《我的阿勒泰》以女性的视点对故事展开言说，打开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看世界”。

面对“张凤侠恋爱脑”这一话题，滕丛丛表示：“大家会否定‘恋爱脑’，但是这是我认为的另一种方式

的慕强，你认为理智、冷酷、自私、只爱自己才是一种强大的话，我认为这是偏颇的，我认为女性身上的

多情、浪漫、甚至是情绪化和容易跟别人共情、包容、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也是一种强大”[5]。 
另外，影片巧用台词转述新时代女性的感情观。用“我清楚的看见你”(哈萨克语，意为“我喜欢你”)

去表达文秀对巴太纯真的感情；用“啊，真想好好谈一次恋爱啊”表达张凤侠面对情感不如意的潇洒；

用“我就想跟他结婚”表达托肯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用“他不是为了我打架，他只是因为比赛中输了

巴太心里不痛快”去表达库兰在情感关系中的清醒。剧中的女性角色们常处于我们非常熟悉的道德困境

之下，但《我的阿勒泰》解放了她们，使她们不再一味地奉献自己的人生、牺牲自己的自由，就像李文秀

扶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画像一般，滕丛丛拉着她们的手打开了那扇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的门，扶

正了那本不该倾斜的人生天枰。 
(三) 亲情关系 
在《我的阿勒泰》中，亲情关系为主要情感关系。围绕着两个家庭展开——李文秀家与巴太家。 
李文秀一家的主要成员是奶奶、妈妈和她，是典型的女性掌握话语权的家庭。张凤侠是文秀的母亲，

一个历经苦痛以后变得潇洒、勇敢、自洽的女人。天大的事影响不了她睡觉，老人丢了她也能淡定地找

回，大大咧咧的她却能对女儿细声讲述人生价值的道理，面对突然闯入生活中的男人她既能心动接受他

的到来，也能欣然接受他的离去，还能为了保护家人毅然举起猎枪指向他的头。 
与聪明果敢的张凤侠不同，李文秀是一个有点“笨笨的”女孩。她在城市里不能适应打工生活，所

以灰头土脸地带着一百块钱回到了家乡——“彩虹布拉克”。然而又因为不适应草原生活，闹出了很多

笑话，最终在母亲的陪伴下治愈了自己。她随着母亲去那仁夏牧场，真正地践行着讲座上听到的“去爱，

去受伤，去生活”。她在花丛中酣睡感受自由，在与巴太的交往中体验青春，也在踏雪丧命时感受牧民

对动物的情深意重。她没有放弃记录，她把生命体验化成一行行文字，作业本和桦树皮记录下了她的少

女心事。 
奶奶是一个沈阳人，她年轻时睡过家乡的桥洞，但是老了却依旧吵着要找回家的路。最爱的是一颗

玻璃磨成的“绿宝石”和烤土豆，患有老年病的她时而糊涂，时而清楚，但她在清醒的时候会温柔地抚

摸着文秀的脸告诉她“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奶奶的身份设定其实对于作者李娟的“原著粉”而言具有争议，她们认为：“这破坏了原著里姥姥、

妈妈和我三代女性的血脉、故土和性别共同体的命运连结。更让原著里‘我’这一家自给自足的隐隐成

型的小小母系氏族完全变了味，而原著中最美一段文字的基础也荡然无存。”然而，对于导演滕丛丛来

说这并不矛盾，她说：“我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相互扶持非要靠血缘。正是这种刨除了血缘关系

的携手并进，方显得女性乃至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助之情的可贵。”事实上，正如滕丛丛导演回应的一样，

我们不仅能够从影片中看到文秀一家三代非血缘关系女性之间抱团取暖的温情，更能够看到阿勒泰草原

上不同民族同胞之间互帮互助的美好情谊，这无形中与“共同体美学”指向的“包容”达成呼应。 
相反，巴太家是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巴太的嫂子托肯是一位育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哈萨克族女性，她

的丈夫嗜酒成性，最终因酗酒冻死在寒冷的雪夜。在丈夫死后一周年，托肯希望自己带着孩子改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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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想法遭到巴太父亲苏力坦的极力反对，连家中的女性长辈也指责托肯“这比家里出了一个乞丐更丢人”。 
“图像携带某种规约信息，它要么体现为对文化符码的征用，要么体现为对文化意象的再造。作为

一种集体共享的符号形式，文化符码往往来自历史深处，具有相对普遍的认同基础。文化符码并不是镶

嵌在历史表层的符号形式，而是参与了文本本身的建构，因而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的形式’。”

[6]托肯在这段亲情关系中逐渐由一个“人”被物化为一个“符号”，在这个家庭中她不仅是自己，更象

征着传统民俗的尊严和母亲的责任，所以她不被允许自己决定未来。而这种结果背后所蕴含的是一个民

族所固守的传统中未得到思想解放的那部分文明对民族中的成员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守寡对于

传统的游牧民族来说与守妇道划上等号，而改嫁则约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家人。 
幸运的是，托肯最终如愿以偿带着孩子改嫁并搬进了城里。《我的阿勒泰》通过托肯的故事将哈萨

克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家庭观、婚姻观这一文化符码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了起来，从婚姻观的角度展示了

游牧民族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思想上经历的沟壑，让拥有先进婚姻观的托肯与固守传统的家族对峙、对

话，最终达成了新旧文化上的交流与和解。它亦象征着生活在自由田野上的女性们，通过不懈努力打破

了资本主义的壁垒，逃离了劳拉·穆尔维所说的“被物化的女性”，转而走向更高的精神觉醒，女性主义

思想的扎根让阿勒泰草原上的花朵为了自己而绽放。 

3. 共融空间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曾断言称，每一种影像都体现为一种观看方法：“摄影师的观看方法，

反映在他对题材的选择上”[7]。2019 年，滕丛丛曾凭借其自编自导个人首部电影《送我上青云》入围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和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影片中，滕丛

丛将女性的欲望与境遇直观的展现在观众眼前，话题关乎生死但讲述的不沉重，能够让观众在电影中看

到自身的倒影并为之思考。 
《我的阿勒泰》延续了这种创作风格，她继续将镜头对准多样的、真实的女性，将悲剧内核与喜剧

形式紧密结合，去探讨有关生活真实以及生命体验的命题。女性导演通过天然的生理条件完成了一次对

影像中女性形象意义的颠覆，女性不再作为男性“阉割焦虑”的投射，而是以更为直白的方式发挥女性

符号对意义加以诠释，此时女性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所产生的视觉快感，往往产生于其对作品中所展现出

来的女性意识、女性生存状态及其对女性符号的解读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的阿勒泰》具备女性生态主义思维。生态女性主义重点探讨女性与自然的关切，强调

主体的意义和价值，批判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父权专制和理性主义，将女性与其他因阶级、种族、地

理、文化等差异分隔开来却同处“被建构”地位的他者有机且紧密地整合为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经由主

体间情感的共享、共情和共鸣，双方的价值及需求方能得到关注、理解与尊重[8]。《我的阿勒泰》中大

量的广角镜头将美好的新疆草原呈现在观众眼前，而女性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共融关系。如穿着传统哈萨克服装骑马牧羊的库兰、一同在闪烁着金光的溪水边浆洗衣服的劳作

女性们，以及在舞会上欢歌跳舞的女性们都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特别是当

文秀舒展地睡在鲜花开遍的草原上、奔跑在充满绿色的山坡上时，让人有一种下一秒就想要冲破屏幕与

之共舞的冲动。 
在哈萨克人的信仰中，人类与自然生命之间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动物与人也同属于一个生命体，

它们共同守护着那片草原。因此，当张凤侠发现亮哥倒卖虫草的时候，她能举起猎枪质问他：“破坏了

草场的草皮，你让牧民怎么活。”发现说不通以后，张凤侠用猎枪杆打了亮哥并丢下狠话：“这一下是我

替我的牧民朋友给你的，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张凤侠在阿勒泰的生活中逐渐

使自己的汉民族身份与哈萨克族融合，将自己的命运一同与草场链接在一起，对亮哥的话有一语双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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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许伤害草场生态，也不许再来伤害我的感情。这种语言设定，并非是对自我(张凤侠)与他者(亮
哥)之间双向互动的简单呼吁，而是将自我(张凤侠)置身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自然之中，沉浸式感受与身处

“对立面”他者(亮哥)的沟通障碍、误解根源和冲突逻辑，发掘身处“相似位”他者(受感情困惑的万千

女性)的痛苦来源和不幸造就，最终的目标不是消除对立，而是努力寻求主体自身的深度清醒，多元立场

的了解认同，以及差异观念的最大包容[8]。简言之，是借助保护草场一事，不仅完成了以张凤侠为代表

符号的女性们，对如何在广阔自然社会中保持深度清醒的同时有效达成心理认同并包容差异观念的深度

思考；更呼唤了人与自然万物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主题。 
另一方面，《我的阿勒泰》蕴含“母性”话语建构。“任何看电影的人都可以赋予意义于场面调度，

其灯光、色彩、摄影机角度等。所以主动的阐释过程是电影观众学的基本部分，也是观众学中的一种快

感，这种快感超越了情色的视觉快感，以及那种‘眼见为实’的自满感。但是电影美化了谜之图像，这些

谜在我们的历史过程中经常被植入女性的意象和神话之中”[9]。在一场澡堂戏中，赤裸的女人们在热气

升腾的澡堂中擦洗身体，观众在此看到的不是色情或是其他，而是有幸透过李文秀清澈的眼眸安静的体

会女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在氲氤的水气中享受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洗涤，她们

赤裸相对，守望相助，哼唱着“我美丽的阿勒泰”的歌谣。此刻，世俗与庄严作伴，女性们在雾气缭绕的

浴池里做母亲、做孩子、做自己，琐碎的日常在此刻散发出不可冒犯的神性色彩。 
这个画面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保罗·高更于 1897 年创作的布面油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

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形成跨文本呼应。保罗在作品中由右向左展现了：诞生的婴儿(人类的诞生)、摘

苹果的青年(人类的生存发展)、蹲坐的老妇人(生命的终结)三种人生年龄阶段及生命状态，其余的中年女

性贯穿整幅画面，预示着他们是生活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正如高更借这幅作品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总结—

—现代的文明人只能在精神层面去追逐自己心灵中的人类乐园，但生活中仍要承受迷茫、忧伤、困惑和

焦虑，重新“认识自己”一样，滕丛丛也通过这一富有诗意的画面展现了她对生命哲学的思考——温暖

潮湿的澡堂仿佛是巨大的子宫，正以磅礴的母性力量包裹和治愈着每个饱经风霜的人。而那些身处在生

活樊笼里的母亲，仍坚持以自己温柔而强大的力量治愈着每一个受伤归来的游子，这种力量将会如生命

更替一般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4. 自我觉醒下的女性精神书写 

近十年来，以情感体验为特征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影视的女性人物表达上总体呈现为两条脉络：

自我感知和他者认同。前者通过女性自我审视的困顿、迷茫与坚定，描摹出日渐清晰的过程；后者则通

过面对环境的孤独、无措和善意，呼唤着他者对于女性对象的深层体验与多元感受。二者分别按照各自

的进路成长，在“情感强度”的统摄之下，多种组合效果各异，借助女性视角勾勒出一条上升曲线[10]。
参考学者于晓风、余晓琪创作出的女性形象上升曲线示意图分析得知，自《送我上青云》具备顽强的自

我认知及包容的他者认同特性的盛男之后，滕丛丛又创作出了《我的阿勒泰》中的多元女性形象，而这

种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顽强的自我认知及包容的他者认同的，如张凤侠。第二类是：由朦胧

的自我感知及混乱的他者认同向第一类滑动的，如李文秀，托肯，库兰等，她们都是具备一定的先进思

想，但是亟待进一步提升内生动力的女性角色。第三类是：在微弱的自我感知与松动的他者认同向第二

类呈缓慢推拉式滑动的，如托肯的家人，她们觉得“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但是又很难接受托肯直白

地表达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我的阿勒泰》作为女性作者、女性编剧及导演的作品，其将对女性生存境地、生存心态及生命体

验的深度思考纳入到叙事中去，将自我意识融入艺术创作，意图通过影像传达心力量。如张凤侠告诉文

秀：“生你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草原上的这些树啊草啊的都有生存的意义”再如，托肯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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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着孩子寻找真爱，大胆表达“我喜欢他”。又如，库兰在面对喜欢的人和巴太打架的时候，没有将自

己物化为“战利品”，而一语中的的指出喜欢的人是作为男人不服气自己在比赛中输掉了别人。每个女

性都像朝戈妈妈说的：“再颠簸的路，也要闪亮地过。” 
当然，《我的阿勒泰》中也并非只有潇洒自洽的女性们，还有那些拥有过人才华，但是囿于家庭责

任的女性。与文秀相反，听讲座的还有一位有才华的女性。她们的擦肩暗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当作者

刘老师因其文笔天赋找到这位女士，希望她继续创作的时候，她表达出了自己的为难——家庭和生活需

要她专心做一位母亲，而不是作家，所以她只是让写作成为繁杂生活中的呼吸口。 
还有那些看似潇洒，其实带有伤口的女性。搓衣板作为草原上的“客人”十分受欢迎。托肯在丈夫

生前就希望他为自己买一个搓衣板，丈夫去世后她又希望巴太能够去小卖部的时候为自己买一个搓衣板

回来，跟文秀一起去洗衣服的时候也对搓衣板爱不释手。托肯真的只是需要一个洗衣服能省力一点的工

具吗？不是，她是需要有人在意她。丈夫死后，家人们不同意她带着两个孩子改嫁，她跟巴太说：“男人

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女人要洗衣做饭，还要看孩子，想去哪儿都不行。我让你哥哥给我买个搓

衣板，他到死都没带回来。”巴太去小卖部与文秀见面，回来后却因为太兴奋忘了嫂子的心愿，托肯生

气地说：“没人在乎我！我只是想要个搓衣板都不给我买”。“图像符号实际上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

境中，来自文化的规约系统超越了纯粹视觉意义上的像似逻辑，从而使得图像成为一个文化意义层面的

符号文本”[6]。一直被忘记的托肯的搓衣板与巴太耐心割树皮给文秀作纸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件事在

此代表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两种状态——被忽视及被重视。托肯所需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对

家庭的美好期望，她希望她不只是那个生儿育女、伺候家人的“工具”，而是一个被尊重、被关注、被爱

护的人。 
“哈萨克”的本意是“广袤草原上自由迁徙的勇敢、自由的人们”。《我的阿勒泰》层次丰富的记录

了这些人们，多民族同胞拉起对方的手一起体味生活、克服难题，通过情感纽带链接成为一个情感共同

体，因生活在同一场域而自动联结成为命运共同体。同时，女性角色们的个体命运化作影视作品中的一

个文化符号，反射着社会生活中那些有同样境地的女性，由此形象符号成为了拉康口中的“镜子”，女

性们在观影过程中从“看故事”向“看自己”转化，完成转化后实现了对“去爱，去受伤，去生活”人生

真谛的领悟与共情，一句台词化成女性为自己而活的风向标，指引着女性在时代的漫漫长河中“撑着长

蒿”往精神自由的“青草更青处漫去”。 

5. 结语 

在本文中采用的“女性书写”一词的含义比较宽泛，借用文学领域中的“女性书写”内涵，是指女性

创作者对女性群体的书写，原本属于“女性书写”概念的颠覆性、批判性、极端女权价值取向的女性主

义立场在这里被淡化了，更多的指的是一种女性立场和审美主体性的彰显。它是女性创作主体在创作中

以显在或潜在的女性立场，观察世界、体悟人生，作品中包含对女性生存境遇的表现、对女性情感诉求

的表达、女性主体意识、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以对两性和谐关系的向往和对女性归宿的追问为旨

归的具有女性特质的独特的书写方式。 
学者饶曙光认为：“不管什么样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与自己的目标观众建立起沟通对话的渠道、

空间，从‘竞争关系’，变为‘合作关系’，实现共情、共鸣、共振，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10]。
《我的阿勒泰》，英文名“To The Wonder”，它在文化、创作、情感的层面给予观众以丰富的视听体验，

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几乎不加粉饰地呈现真实的、美好的、立体的女性们。让我们跟着文秀笔尖的缓

缓书写走进了那个迷人的、多情的、活泼的、美丽的阿勒泰，也在她悠长、柔软的叙写中让我们走进了

作者李娟的多彩世界，无形中瓦解了部分来自“快消时代”的焦虑。如滕丛丛所言：“我们见过世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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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那些所谓的往外求的物质的东西之后，我们开始往内心去寻求一种安宁和自我的满足。” 
同时，《我的阿勒泰》通过对个体形象的生动描摹，完成了对整体命运的叙写，实现了“我”与“她”

之间的命运对话，完成了文学文本与影像文本的文本共创、观众与创作者在精神上的共鸣的共同体构建。

通过“影视 + 文旅”的创作模式，经由高质量的画面展现及精妙的影视语言，让国产影视作品以短小精

悍的状态强势“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真实呈现友好中国

的国家形象，有效降低文化折扣的影响，拓展了中华文化的普适性[11]，无形中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有力之举。作为一部展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情、爱情、亲情的作品，不仅通过创作者联动观众

完成对阿勒泰的深情凝睇，更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为边疆地区更好地挖掘本土故事，

通过影视作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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